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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西地域文化与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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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湘楚文化是湖南古老的地域文化之源,湘西的古湘楚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尤其厚重。湘西的湘楚

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,甚至对文学湘军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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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湖南为古楚国的一部分,在湖湘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

展中,位于洞庭之南的湖湘大地更近南方,故形成了与湖北

荆楚文化区别明显的湘楚文化,古湘楚文化正是现代湖南

的地域文化之源。湖南自中古以来又因中原学术之南渐与

本土文化之交汇,形成了中古乃至近现代个性鲜明的湖湘

文化。二者遂成为湖南地域文化的两股主要潮流。从文化

分布上说,我们认为,如果说湘中、湘北及湘东的近代湖湘

文化特征较为突出,则湘西、湘南的古湘楚文化色彩更其鲜

明;如果说湘中、湘北及湘东汉文化的特点明显,则湘西、湘
南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艳丽,而湘西的古湘楚文化及少数

民族文化底蕴尤其厚重。湘西的湘楚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

了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,对文学湘军的形成都具有不可

低估的特殊意义。

一、个性特异的魅力文化

湘楚文化是我国地域文化中个性特异的魅力文化。这

种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神秘浪漫,其神秘在于通

神事鬼,其浪漫表现为歌舞艺术。人们将其概括地言说为

“巫鬼文化”。楚国先民向来就有崇尚巫风鬼祀的风习,《汉
书·地理志下》中将其概括为 “信巫鬼,重淫祀”。湘楚地

域的这种巫鬼文化,充分地表现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与鬼

神世界的丰富想象。在中国古代,巫鬼文化的影响其实是

广泛的,并不独为湘西所有。鲁迅先生曾指出:“中国本信

巫,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,汉末又大畅巫风,而鬼道愈炽,

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,渐见流传。凡此,皆张皇鬼神,称道

灵异,故自晋讫隋,特多鬼神志怪之书。”[1](P32)追溯其源,远
不止于秦汉以来,至少春秋时代巫风鬼道就已经十分普遍

地深入到了人们心中,并作为解说现实生活中事业成败之

由的根据。我们从《左传》的大量记载中就可以看到中国普

遍存在的鬼神崇拜,尤以关于楚国事件的记载中关于鬼神

之事尤多,如“晋楚城仆之战”中,就记述了楚子玉梦见河神

向他要琼弁玉缨的奇事。屈原的楚辞中有对曼妙多姿的山

鬼的描写,在他的《国殇》中更是丰富地想象楚战士们“身既

死兮神已宁,子魂魄兮为鬼雄”。湘西的地域文化又最典

型、最突出地表现了古代巫鬼文化的特色。《新唐书》卷168
中曾用“风俗陋甚,家喜巫鬼”来概括湘西的民俗,《旧唐书》

卷168中对湘西民俗也有“蛮俗好巫,每淫词歌舞,必歌俚

辞”的描述。

巫风鬼道说它是宗教也可以(中国向来有较突出的鬼

神祖宗崇拜),说它是迷信,也并没有错,中国历代就不乏反

对张皇鬼 神,抵 制 魔 怪 的 学 者。孔 子 就 反 对 “语 怪 力 乱

神”[2](P72)。即使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在全国风行之时,范缜

也敢于坚持真理,反对宗教迷信。梁朝竟陵王萧子良是个

笃信佛教的人,听说范缜反对佛教,就找他辩论。范缜将萧

子良及其帮闲者驳得哑口无言,他与萧子良辩论后写下了

著名的《神灭论》。范缜指出人死后灵魂是不存在的,也没

有因果报应,生死轮回。在孔门儒学的理论体系中,怪力乱

神之事至少是不被推崇的。因此,随着儒学的显达与推行,

逐渐挤占了佛道巫风在上流社会的市场,中原之地的巫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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鬼祀之俗多在民间传承。但是在中土之外的蛮荒僻野,这
种巫风鬼道的崇拜却长期兴盛,甚至发扬光大,演绎成艺术

性很强的繁复仪式。巫鬼文化在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占

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湘西、湘南少数民族中的巫鬼文化之

所以会保持得如此完整鲜明,应当说与儒家文化及进步的

科学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大不 及 中 原 是 有 直 接 的 关

系的。

湖南是个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,汉族之外,还有土家

族、苗族、侗族、瑶族、白族、回族、壮族、维吾尔等四十多个

少数民族。人口过百万的有土家族与苗族,人口在十万以

上的还有侗、瑶、白等民族,而湘西与湘南则是湖南少数民

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,他们生活的地方原来的自然环境

是:交通山高路险,土地僻远荒凉,物质条件艰苦,文化教育

落后。这样的地理环境不仅形成了对外界现代文明的严重

阻隔,也同时利于对古老文化风习的完整保存与原真传递。

因此巫鬼文化特征鲜明的古湘楚文化,在湘西、湘南少数民

族聚居的僻远地区就保存得最为原真与完整。

另一方面,湘西、湘南地区也是湖南少数民族生活文化

丰富多彩,美不胜收的去处。那里的土家族、苗族、侗族、瑶
族、白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也鲜明地表现出与汉族人民生活

文化的许多不同。他们的节日文化、饮食文化、服饰文化、

器具文化、风俗文化、娱乐文化、生产文化等方面,不仅与汉

族人民的各种文化判然有别,而且少数民族之间的诸类文

化也各不相同。这些璀璨的文化亮点,与巫鬼文化特征鲜

明的古湘楚文化,一起装点了湘西、湘南的文化山河。这些

文化不仅成为了现当代文化群落中最为抢眼的亮丽风景,

也成为对现代人最富魅力的文化磁石。

二、文学书写的独特意境

湘西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,不仅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

宝贵资源,更成为湘西作家文学书写的丰富宝藏,从而造就

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才俊。除沈从文之外,还
有著名画家兼诗人黄永玉,有苗族诗人石太瑞、汪承栋,有
小说家孙健忠、蔡测海,有小沈从文之称的散文家彭学明、

向启军、张心平、向秀清等。在湘西作家的文学书写中,常
常建构出湘西地域文化的独特意境。这种意境的独特,常
常体现为两个类型:一是具有古湘楚巫鬼文化特征的神秘

意境;一是具有土家族、苗族生活风情的美妙生活意境。但

无论哪种类型,它们都具有浓厚的浪漫抒情色彩。这种神

秘、美妙、浪漫、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,在湘西作家们小说和

散文的文学书写中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。

沈从文的创作中就时常表现出古湘楚巫鬼文化的因

素。在他的文学书写中一是突出表现出了湘西人万物有灵

的信仰,如沈从文在谈到他对自然的认与思考时说:“失去

了‘我’后却认识了‘神’,以及神的庄严。墙壁上一方黄色

阳光,庭院里一点花草,蓝天中一粒星子,人人都有机会见

到的事事物物,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。对于我,却因为和

‘偶然’某一时的生命同时嵌入我记忆中印象中,它们的光

辉和色泽,就都若有了神性,成为一种神迹了。不仅这些与

‘偶然’间一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,含有一种神性,即对于

一切自然景物,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的微

妙关系时,也无一不感到生命的庄严。一种由生物的美与

爱有所启示,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……”[3](P243)在他的

《阿黑小史》中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巫师给阿黑治病的场

景:头上包着红帕子的巫师“到了天黑,老师傅把红绸子法

衣穿好,拿了宝刀和鸡蛋,吹着牛角,口中又时时刻刻念咒,

满屋各处搜鬼,五明就跟着这干爹各处走,因为五明是小孩

子,眼睛清,可以看出鬼物所在。到一个地方,老师傅回头

向五明,要五明随便指一个方向,五明用手一指,老师傅样

子一凶,眼一瞪,脚一顿,把鸡蛋向五明所指处掷去,于是俨

然鬼就被打倒了,捉着了。”[4](P63)沈从文在他的创作中也反

映出了湘西人对于巫鬼神祗的虔诚与笃信,他说湘西女人

年老的易成为盅婆,而三十岁左右的少妇则易成为巫婆。

他在《凤凰》一文中写道:“三十岁左右,对于神力极端敬信,

民间传说如‘七仙姐下凡’之类故事又多,结合宗教情绪与

浪漫情绪为一,因此总觉得神对她特别关心,发狂,呓语,天
上地下,无往不至,必需作巫,执行人神传递愿望与意见工

作,经众人承认其为神之子后,中和其情绪,狂病方不再

发。”[5](P193)其余在他所写的《我的教育》、《龙珠》、《凤子》
《神巫之爱》中对于苗巫文化都有较多而生动的描写。苗族

巫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极高。《神巫之爱》中写云石镇五

十多个极年青而美貌的花帕族女子得知神巫将到她们镇,

于是对神巫充满爱的激情,通宵等待,她们都愿意对神巫以

身相许,在她们看来,能把把神巫“款待到家。献上自己的

身,给这神 之 子 受 用,是 以 比 做 土 司 的 夫 人 还 觉 得 荣 幸

的”[6](P42)。从沈从文开始,湘西作家就一直在他们的文学

中承继着对古湘楚文化的书写,如湘西青年作家符云亮的

散文《楚风楚舞酉水行》中也同样生动地描写了湘西土家人

的巫鬼文化风习。他这样写道:“7月22日清晨,我们是在

梯玛祭祀过水神后,(‘梯玛’是土家族对土老司的称呼,是
沟通人神和鬼之间的巫师,是神的代言人。)踏着铳炮、牛
角、树皮号声从保靖县酉水新码头出发的。”他在文中还述

说了土家先民徙至酉水之滨生息繁衍的传说:“相传,涅壳

赖大王身披树叶,手握石斧一路劈风斩浪来到酉水,在宽坦

的河岸上搭庐建棚,垦荒造地,就这样有炊烟,有了婴儿的

啼哭,也有了篝火中高歌狂舞的茅古斯,有了龙凤旗下鼓吼

锣鸣的摆手舞,有了城廓邑里……”[7](P78)湘西作家们对于

土苗先民的古风旧习的描绘是很多的,如彭学明的《祖先歌

舞》《鼓舞》、《上刀梯》,向启军的《远徙的魂》,符云亮的《神
秘的土家禾撮妮嘎》,等等,都是对湘西古楚文化的描摩与

追寻。

湘西地域文化的又一鲜明特色即是少数民族的生活风

情文化。这种地域文化因素在湘西文学作品中有着更加突

出的表现。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不仅有沈从文所书写过的那

些船夫水手与湘西旧时代的妓女们纯朴情真的交往,如《一
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》,更有当代湘西作家所描画的

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绚美画卷。例如郭曼文的《抢狮》中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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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家抢狮玩年的节庆生活的描写:“‘百狮会’会场就设在大

兴寨的那条小河边,……一面面彩旗恋着雪花儿在空中飞

舞,在水中漂荡;一匹匹雄狮在人圈里跳跃,在雪地上扑腾。
……好容易等到它舞完了一轮,没等那舞狮头的汉子从里

面脱出来,我便箭也似的冲了上去……几双粗壮的手同时

抓住了狮子,有的紧紧地揪住了狮头,有的牢牢地拽住了狮

皮……看热闹的围着我们穿来跑去,哦哦地打着吆喝助威!
……”[8](P394)湘西最为浪漫的生活风习之一,是青年男女之

间爱情的诗意表达,苗家的对歌,土家的赶边边场都是极富

诗意的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中早就描写过苗家男女以歌为媒

的习俗。彭学明的《边边场》中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湘西土家

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浪漫风习。那些青年男女在赶场的

日子里,都是借赶场之名来集市相对象的,只要男女互相看

中,那么浪漫的爱情传奇就会在这里开始。作者这样写道:
“要是你去河边那群美丽的女子中,对你看中的某个女子说

一声;‘跟我去赶场,好么?’说不定她会瞟同伴一眼,害羞地

歪起头来,捻着辫子一笑,跟你就走,你就可以牵着她的小

手,走进森林走进神话般的传说。”[9](P1011)彭学明的《踏花

花》、《赶秋》、《哭嫁》,向启军的《七月八》、符云亮的《土家跳

马节》、《苗家风俗拾趣》,等等,都是这类描画湘西少数民族

人民生活风情的美丽篇什。湘西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命名

《神地》,符云亮的散文集取名为《秘境诱惑》,这些精心巧设

的刊名书名,我以为正好有代表性地表现了湘西作家们在

文学书写中努力建构具有湘西地域文化特征美妙意境的共

同创作倾向。

三、湘西地域文化对文学湘军形成的特

殊意义

古老的湘楚文化虽然在湖南的湘西与湘南地区保存得

较为原真与完整,但是湘楚文化的深刻影响,却是遍及湖南

全省的。王竹良教授认为:“要认清当代湖南文学的传统及

其特色,首先有必要认识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湘

楚文化,近现代湖湘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。这就是说湖南

当代文学与湖湘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———以楚文化为代表

的浪漫文化,和近现代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的密切关系。”

而且她认为:“当代湖南文学之所以能够成绩卓著、特色鲜

明,是与周立波和沈从文在湖南文学界的深刻影响,以及由

他们的影响形成的湖南文学的两大传统分不开的。正是他

们的深刻影响,形成了当代湖南文学创作题材取向的主流

与边缘,创作风格清丽现实与纯美浪漫两大不同的文学传

统。”[10]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和认识是有见地的和比较客观

的。关于湖湘文化对于文学湘军创作的影响,我们可以另

文探析,这里只谈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形成的意义。
(一)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的形成,首先在于它对文学

湘军浪漫多情、正直倔强的精神气质的整体培养。这种精

神气质当然来自曾流放于湖南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

人格精神。屈原就是既浪漫多情又正直倔强的文人典型。

他在《涉江》中这样写道:“入溆浦余儃徊兮,迷不知余所如,

……哀吾生之无乐兮,幽独处乎山中,吾不能变心而从俗

兮,固将愁苦而终穷。”浪漫多情的屈原,一生都情系故土,

忧国忧民,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;但他

为了坚持正道,决不变心从俗,一直到死。这种精神极其深

刻而普遍地影响了湖南作家。沈从文在解放后感到自己的

文学创作,不合时风,于是基本上没有文学创作,这就是一

种坚持自我,独立不迁的精神表现。周立波在解放后虽然

成为了湖南文学界的举旗人,但是在他的《山乡巨变》中却

能够不趋时俗,比较客观真实地写出了合作化运动中“左”

倾冒进带来的后果,并且将李月辉这个犯了“右”倾错误的

人物作为正面形象来歌颂。即使在“文革”中湖南也出现了

柳仲甫等的《园丁之歌》和张扬的《第二次握手》那类坚持正

道,敢犯时忌的作品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一大批揭露“左”

倾思想路线危害的伤痕文学、反思文学都出自湖南作家之

手,如莫应丰的《将军吟》、古华的《芙蓉镇》、韩少功的《月
兰》、《西望茅草地》,等等。

(二)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的形成,其次在于它对文学

湘军创作中故土情怀的引导。也许是受湘楚文化中热爱故

土,情系桑梓的深刻影响,湖南作家的故里情怀显得特别的

深厚。沈从文一辈子笔耕湘西神地,他的创作不仅深刻地

影响了湘西作家对故乡生活题材的采撷,同时也对湖南其

他地方的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周立波解放后专注湘北

农村人情,其创作对湖南各地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影响更

加明显;古华、叶蔚林专心描绘湘南乡村民俗;谭谈、张步真

多画湘中农村生活图景。他们的文学创作大多以自己故乡

农村的生活为依托,勾画出湖湘各地乡土风情殊异的生活

画面。因为他们不仅对故乡的历史、现实、人情、风习谙熟

于胸,写起来得心应手;同时他们在描写家乡热土时都总是

表现出一往情深。湖南文学湘军的创作尽管在其他方面也

成绩斐然,但是若要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,还是以乡村题

材的文学成就为巅峰的。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就与源远

流长的古湘楚文化的影响具有密切的关系。
(三)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的形成,还在于它对文学湘

军整体气质风格的塑造。湖南作家在总体上有一种敏锐浪

漫的艺术气质。这种艺术气质在文学湘军中发生普遍的影

响,与湖南作家共同生活的地域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有

人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文学创作与自然地理的关系,

认为:“北方为高原、平原地区,土地广平厚实,多博大雄浑

之气,文学倾向于规范、庄雅、整齐的美;南方为山林川泽地

区,风光奇秀,多曼妙瑰丽之姿,文学倾向于灵动、变化、错
落的美。北方民族习礼仪,重人事,文学比较贴近现实生

活;南方民俗盛巫风、喜淫祀,文学带有比较浓厚的神异浪

漫色彩。”[11](P13)正因为湖南作家都处于这种奇秀多姿的地

理大环境中,所以神异浪漫的湘楚文化因子普遍地渗透到

了湖南作家的血脉之中,整体上铸造了他们共同的艺术风

格与气质。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总会或浓或淡地表现出飘逸

浪漫的艺术情调和色彩。沈从文为代表的湘西作家群在文

学书写中的飘逸浪漫自不必说,即在湘南、湘北、湘中作家

群的创作中,也无不有浪漫的明显色彩。如周立波的《山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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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变》中陈大春对于清溪乡美好远景的丰富想象,陈大春与

盛淑君山中谈情时,作者对于清溪乡月夜景致的抒情性极

浓的描写,都充分地表现出了奇丽浪漫的特点。其实浪漫

的文学情调,不可能离开抒情,屈原楚辞的浪漫,除了他想

象的丰富大胆之外,浓郁的抒情当然是增强这种浪漫气息

的重要因素。所以湖南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比较善于抒

情,以强化其作品的浪漫色彩。如散文家叶梦的不少散文

就浓郁的弥漫着湘西巫文化的氛围,而且书写自然的人性

和人的生命体验痛快淋漓,抒情性强。有学者认为,“叶梦

创作极得楚文化精神的巫性思维。”[12](P335)叶蔚林的《没有

航标的河流上》对于盘老五的露水夫妻生活描写,他那种敢

爱敢恨、自由放纵的情怀,和《白狐》中关于具有原始野性特

点的女猎手钟菌儿的行事作为,作者都在抒情性的描写中

表现出浓郁的浪漫色彩。

总之,湖南的文学湘军在以湘西地域为中心传承的湘

楚文化精神的养育下,形成了不同于全国其他作家群的鲜

明特征。湘楚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

展,对当代文学湘军的形成和成长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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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Xiang-ChucultureistheoriginofHunanculturewithlonghistory,especiallywesternHunan
hasalongandbrilliantancientXiang-Chuculture.Xiang-ChucultureinwesternHunanhasmuchinflu-
enceonthedevelopmentofmodernHunanliterature,andhas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formationof
Hunanwritersaswel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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